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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富军/文

我们孩提时经常吓唬别人。现在回想起来，说孩子气也
好，说无聊也好，说没教养也好，总感觉很有趣。好在自己
也经常被别人吓唬，这样感觉平衡了。现在罗列罗列，权当
饭后谈资。
拿“武器”吓人。手拿一把刀让人感受恐惧，心里便有

几分得意。不过，拿自己的小刀不过瘾，拿家里的菜刀也不
过瘾，最喜欢拿杀猪刀。家里、邻里宰猪，我们总喜欢去
看，也悄悄地握握他们的刀，遗憾的是太油了，没劲。
用真刀枪吓人，是受到大人阻止的。阿婆们告诫：吓刀

头，下世做黄牛。我们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阻止
我们不动刀的，其实是自己怕刀。我们从小拿刀割草，左手
手指不知道流过多少回血，痛过多少次，至今疤痕犹在。也
有切菜切到手的，也有劳碌起来，趁木匠师傅不注意，拿他
们的斧子、凿子玩，不小心伤到自己手的。
我们去吓动物，大人一般不太在意的。对着鸡呀鸭呀，

通常是大喝一声，猛追一阵，看着它们吓得腾起翅膀飞走，
才心满意足。至于脚踢小猫更不在话下。小虫子呢，不值得
我们去吓，挡道则踩，避开就算了。它们的害怕没表情的，

不解气。
其实最提气的是吓吓狗与

蛇。这几乎是男孩子的专利，明
明怕它们又要去吓它们，用来证

明自己有胆，自己是男性。吓唬手段是简单的，手中拿着一
根棒，狗便怕人了，蛇也被用棒挑起来，扔得远远的。见到
狗逃跑蛇溜走，内心便有自比大人的自豪感。
然而狗跑得太快，蛇也打不得，说是要报复的。最经打

的是猪。大人要定期担猪粪，清理猪栏，这时就要我们拿起
棒管住放在外边的猪。此时，面对脏兮兮的蠢猪向菜园边走
去，我们总会正义地给几下，打得它们嗷嗷叫。
我们太明白吓唬人要点到为止，是不能“过瘾”的，否

则自己要受罚的。比如我们手里拿着石头，反复说要砸过
去，却最终还在手里。彼此扔弹用软泥，让对方吓一会儿过
过瘾，这几乎是我们的“作战规矩”。
当然，通常吓的是同龄人，吓比自己小的是欺负人，降

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站在门后、转弯处，远远瞅对方来
了，突然拐出来，“哇”的一声，对方吓了一跳。我们就注
意他（她）惊恐的表情、姿态，心里着实兴奋。被吓者清醒
后就会追过来打我们，我们自然要说玩笑玩笑，或让他们打
几下了事。反过来，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被吓的，估计被吓
的表情也可怜巴巴的。
有时我们装鬼吓人。比如翻开自己的下眼皮，露出红红

的肉，这创意源于“红眼绿头发”的传说，却很少有人被吓
到。穿上白衬衫，夜里从梗竹林中慢慢钻出，那隐隐约约的
“鬼影”状，真会吓得人喊爹叫娘，撒腿就跑。这种事大人
要管了，或许是忌讳，或许是怕惊恐的后果，惹事的孩子会
被父母揍一通。
而我们都以不怕自居，大家做着勇敢竞赛：跨沟、跳泥

洞、抓树，这样“吓唬自己”以练胆。这些大人们还是要管

的。轮到语言吓人，编恐怖故事吓人，父母是干预不了的。
鬼是从窗口进来的，鬼经常在床底下，鬼是没脚的，尸体就
在床边，墙外突然伸进一只手⋯⋯我们这样描述，互相吓唬
着取乐。后来有了《绿色尸体》《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等
故事时，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喜欢上了。一传十，十传百，说
者听者都舒畅淋漓，都在心里享受着恐怖吓人的快乐。到现
在为止，我都理解不了这种吓唬与被吓唬的享受。
说到底，我们是被吓大的一代。父母说，水埠头不能

去，有水鬼抓小孩的。奶奶说，不听话，海边、山里的“绿
壳”会来抓人的。老爸说，你要是不听老师的话，我会揍断
你的腿的。大人把这种吓唬作为教育手段，还真见效。他们
总结说：如果小孩不懂得怕，这个小孩就没救了。
后来我成人了，当老师了，我开始吓唬学生：不读好

书，回家捏锄头柄去；不读好书，将来没饭吃的，将来讨不
到老婆，嫁不出去。然而效果不大。现在，我会对学生说：
不背好书就把你开除。其实谁都明白，说说而已不会被开除
的，就好像父母吓唬孩子说，不听话就把你卖掉一样，吓唬
教育失效了、过时了。从前父母一急，说：再不听话就不给
你饭吃。我们做子女的吓得不敢动弹。现在孩子们一急，对
父母说：你们再絮叨我就不吃饭了。吓得父母们大气不敢
喘。这一代，真的不怕了。
积习成性。到现在，我还在吓唬的乐趣中。实在没处发

泄，只好对朋友说：我告诉你领导（老婆）去。还真见效，
朋友被镇住了，比儿时吓唬着要告诉他父母还灵。于是再编
些谣言，“搬弄是非”，得其乐也。

吓唬的乐趣

前往梅溪的路很长
几乎踏破去年寻花的梦
古道的兴衰与我无关，与
捣碎溪水的村妇无关
一两声鸟鸣，我早忘却一个人
她曾献一二首唐诗给流水
十里溪声，在源头将瀑布掖起来
怕我们冷，会跑回到唐宋
回到她的一袭裙裾，回到李花
回到那一卷唐诗的韵脚
到梅溪，不必多虑
把烦心杂事掷进鱼腹
把皇帝圣旨搁在草丛
摘下一朵花
取走她的哀怨

去梅溪
●赵文斌

遥望屈原
遥望千年前的背影
香草美人
是你的不朽陪衬
也曾低吟《离骚》
也曾慷慨《天问》
挥毫泼墨
是你的快意人生
你的名字
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你的名字
和一个节日绑在了一起
当鱼儿吻上你的额头
它才知道
你的情怀
比大海还要深

遥望屈原
●李轶贤

不惑/文

午饭按时进行。
当木棉喝下两大碗黄豆筒骨汤后，感觉汤都满到嗓子眼

了，马上摆手表示再也不想喝了。三爷和梅芳看她的样子，也
就不再逼她。
下午，木棉回学校做作业。妈妈太忙抽不出时间，刚好爸爸

在家，就来了学校。这也是爸爸第一次来这所学校。木棉常想，
她的独立是被父母的漠不关心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高二，这么
多年，这是爸爸第一次来她就读的学校，而妈妈则从未来过。她
自嘲地笑了：“如果不是我手腕骨折，怕是没人会来吧？”
木棉把事情经过挑重点跟爸爸说了一下。她预先设想过爸爸

一定会责备她不好好学习，参加什么协会，溜什么冰。果不其
然，爸爸严厉地批评了她。听说医疗费是同学凑的，爸爸就拿出
钱给木棉，让她还给同学们。但听说木棉煎药的事情要交给郑梅
芳来做，尤其是得知平时她们走得那么近，爸爸说话时语气的温
度就降到冰点：“她在发廊做，那是正经事吗？每天洗头、吹
发，这个女人的头摸摸，那个男人的头摸摸，像什么话？”
传统到近乎封建的爸爸根本听不进木棉的解释，她只好叹

息作罢。
由于右手受伤，洗澡、洗衣等各方面生活不方便，爸爸只

好跟学校申请，准备在校外替木棉租一间屋子，让女房东照顾
木棉。正往校门外走的时候，木棉看到白慧红匆匆走了进来。
“这么早来干什么？才中午啊！”木棉很奇怪。
“你的手真的受伤了？！”白慧红瞪大了眼睛，“你妈妈打电话
到我家，问怎么受的伤，还以为你骨折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呢！”
哦！原来白慧红是担心她才来的啊！木棉心里蓦然扩散开

一片温暖，好一阵宽慰，心想还是有人关心的。
于是，三个人一起去附近找房子。学校周边的出租房很

多，多半是租给学生的，尤其是高三学生。像木棉这样过了半
个学期来租的，倒是不多见。
最后，在距离学校两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房东是个

老太太，姓沈，慈眉善目的，看起来人不错。
木棉听爸爸和她谈好房租，拜托她帮忙洗衣服、煎药等事

情。但当木棉听到爸爸让沈老太太帮她洗澡的时候，自小对自
己身体隐私有着顽固传统观念的她立马急了：“不行！”
“那怎么办？你妈妈没空过来照顾你的！”爸爸说。
“反正不行！”从来没有脾气的木棉这回犟上了。
僵持不下。
边上的白慧红缓缓地说道：“要不，我住这里照顾她吧！

洗澡的事情我来帮忙！别的事情让沈老太太做！”
原本木棉还要反对，但是她瞬间脑补了一下沈老太太帮她洗

澡的画面，就不由得浑身鸡皮疙瘩起来，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木棉的爸爸立马去学校把她

们俩的铺盖和日用品等东西拿了过来。经过一番打扫整理，就
算正式入住了。
木棉去跟三爷和梅芳解释，隐瞒了爸爸的话语，只说爸爸

租了房子，让一个老太太专门照顾她。他们听说有专人在管，
也就放下心来，不再多言。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二十三）
叶艳莉/文

许多城市魅力的生成，皆来自一方独特的水域，如杭州之有西湖、南
京之有玄武湖、济南之有大明湖。对于昆明来说，它的美丽，少不了滇池
的加持。
滇池对于昆明有着特别的意义。有人认为，“昆明”是古代云南一个

少数民族的族称，后来迁居于滇池周围，“昆明”才开始作为地名出现，
滇池和昆明血肉相连，是昆明的母亲湖。在著名诗人于坚的心中，“滇池
是昆明世界的灵魂，昆明的灵气所在。”昆明览胜，滇池是首选。
滇池之美，美在广阔浩荡。滇池是高原上的淡水湖，湖面海拔 1886

米，面积约 297平方公里，宛如一颗蓝色明珠镶嵌在群山翠绿之中，是
“西南第一大湖”。诗人们对滇池的美是最为敏感的。乾隆年间孙髯翁所撰
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开篇就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
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清代诗人何彤云盛赞滇池之美，亦以“于廓哉。
滇池之水，浩浩荡荡不知几百里”起笔。清末的方树梅写《滇池歌》，首
先赞叹的，也是“于高矣美矣，浩浩汪汪，一碧万顷三百里，中原日上一
丈来。”
滇池虽以“池”为名，但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视之为海的。滇池别

名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滇海”。滇池湖体北部有横亘东西的海埂，长3.5
公里的堤坝将湖体分为内外两部分，海埂以南就被称为外海，海埂以北则
称内海，又名草海。横无际涯的滇池很容易给人以海的想象，海是包容
的，滇池也是包容的。盘龙江、金汁河、宝象河、海源河等众多河流一起
汇入滇池，成就了滇池的“雄吞万派”、有容乃大。
滇池之美，还美在山水相映。地壳运动，高原抬升，石灰岩断层陷

落，滇池随之出世，周围大小数十个山峰相伴而生。“东骧神骏，西翥灵
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 东方的金马山似神马奔驰，西边的碧鸡山像
凤凰飞舞，北面的蛇山如灵蛇蜿蜒，南端的鹤山如白鹤翱翔，“昆明千顷
浩冥漾，倒映群峰来镜里”，天生图画，怎不让人心旷神怡。
众山中的碧鸡山为西山古称，风光之秀丽为昆明诸山之首。远远望

去，西山群峰既像一尊庞大的睡佛，又似一位仰卧滇池之畔、青丝散垂在
滇池波光浪影之中的绰约美人，故又称为“睡佛山”或“睡美人山”。西山
“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自古就有“滇中佳境”之
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风景点掩映在茂林修竹深处，清幽
秀美。其中的龙门是观滇池的最佳位置。在百丈悬崖峭壁之上凭栏俯瞰，
骋目远望，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蟹屿螺洲点缀其间，集山水之胜。
欣赏滇池的烟波浩渺，坐游船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碧波荡漾，一望无

垠，心胸为之一阔；海天一色，水映云，云衬水，天光云影，变幻着一轴
轴美丽的画卷。成群结队的鸥鸟或凌空展翅，或在湖面上下翻飞，伴着人
们追逐嬉戏。洁白的羽翼漫天飞舞，是滇池最迷人的一道风景。
滇池的美是活的。晴雨雾雪，四季不同；晨昏晦朔，四时各异。四围

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朝霞散彩，晚霭明灭，半江波
灯，一丸夜月⋯⋯变化万端，各有滋味。
滇池是昆明天生的一段风流，如果你到昆明来，不妨来滇池，在它的

“湖蓝、碧蓝、湛蓝、深蓝、孔雀蓝”里，观天地之美。

江文辉/文

对于生养在温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地莓似乎有别
于自然界中任何花草植株。它，踏青而来，生命旺盛，即便
被踩折了腰杆子，也能顺势而长；它，端午而去，轮回暮
岁，依旧在餐桌上色香聚齐，不枉世间一遭。
但在箬横，地莓似乎是本生土长却又羽化如仙的“神

物”。踏青之际未至，它便成为人人津津乐道之佳肴作料；
端午之节遽走，它仍能成为人人口耳相传之佳肴配品。
我，对于地莓的痴爱，尤为钟情，俨然视若春之仙子，

夏之良人。它，接地气，有别于树莓、蛇莓，一个窝藏山
间，一个剧毒无比；它，上餐桌，无形于芹菜、香葱，一个
或配烧或单炒，一个或点色或连株。总的来说，“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而这一切，都与青圆、麦饼有关。
青圆，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圆形小吃。它是伴随着清

明节而来的。其青色，恰恰是地莓在“作祟”。制圆时，在
粉中混入地莓，揉捏成圆，置肉末、豆腐干、虾皮等，在蒸
笼中焖熟。而后，在踏青之余，揣三两个，吃时伴小酒，娱
欢作乐，别有风味。在旧时，文人墨客登山结社，吟诗合

唱，香袅之间，韵声弥漫，以地上之物，入口嚼抿，可谓不
是神仙为仙羡，胜在天宫试比高。
与青圆齐名的，当属麦饼。它的绝味秘方也与地莓大有关

系。麦饼，其实在旧时，在箬横并不盛行，反倒是北方的临
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而境内多以拭饼代之。但不知从何时
开始，这道美味佳肴就像一股北风吹袭而至，令人好不念想。
在民间，众所周知，麦饼中必不可少的地莓是亦成关键。
端午方至，家家户户便前门屋后开始寻觅地莓，取其枝

叶，捣烂置入麦粉、面粉中，搦粉和面成团，再用擀杖抚
平，于平摊锅上烘熟。有谚语称，“五月里来五月中，主人
家麦饼请长工，麦饼做起铜钿度，咬来口口是麦麸。”足
见，麦饼滋味，可见一斑。而入口之间，地莓香气顺喉出
鼻，更成小吃一绝。
前些日子，段姐相邀，我带闺女、侄子而去。段姐的婆婆是

个地道的农家妇女。一进门，麦饼中的地莓香气扑鼻而来。询问
之际，她老人家尤以自慰，笑咧了嘴说，这一大清早忙活到晚
上，看来成果不错嘛！确然，闺女头一年回到膝下，就对“陌
生”的食物情有独钟，似乎骨子里就认定了家乡的味道。
当然，在箬横，除端午外，农历五月十三吃麦饼则成了

“特例”。这是与箬横前堂关帝庙每逢五月十三都要举行祝寿
庙会请戏班做寿戏为关武帝庆寿，喜迎“皇赦日”有关。那

天，这个江南水乡处处风靡，以致于地莓无迹可寻，人们只
能拿菜叶子、绿树叶充数哟！
不过，地莓这位“绿色仙子”可不单单在重要节庆、节

气中崭露头角。祖母说，早在头一年，箬横人便开始琢磨地
莓了，从种植到培育，再到采摘，都有一道严格的流程。
可能是它过于重要吧，自清明前夕，方才稚嫩的地莓便

被着急地请上了桌。一连两月有余，经逢谷雨、立夏、小
满、芒种及至夏至，它多以青圆、麦饼等再加工形象出现。
特别是进入立夏、夏至间，地莓似乎羽化了一般，仿佛顿有
“听闻花香不知味，人到花前独自醉”之感。
于是，受地莓影响，譬如“疰夏无麦饼，白碌做世人”

之说比比皆是；“东家有一株，西门凑跟前”之象十里同
风。在大人的影响下，箬横的小人也对其熟稔如亲。
前日，有内陆好友前来，我家闺女前门相迎。我忙于后

厨事宜，也管不了那么多。可在吃饭之际，好友一席之话令
我诧异至极。他告诉说，刚才险些踩了“地宝”。我寻思是
什么。在旁的闺女马上笑了，叔叔差点把地莓给踩了，是我
制止了的。
地莓，的确是一位仙子，尊贵上宾，如囊中圭臬。它一

直清风徐来，清芬沐心。这正应了外祖父当年的那句话，你
予我一时，我伴你一生。

接地气的风味“仙子”

高原滇池


